
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姚娟正盘
算着毕业后的计划，她依然记得
今年夏天在苏格兰看到莫奈的真
迹时的那分兴奋。19世纪法国印
象派画家莫奈也曾跟姚娟一样旅
居伦敦，但莫奈深爱的雾都伦敦
如今早已变了模样。

姚娟看到的伦敦，已经很少有
雾笼罩，只是常常要在雨中踏着青
青的草坪去上课。

伦敦的雾霭到哪去了？

■迷失伦敦

一百多年前，如今戴在中国
头上的“世界工厂”的帽子，还牢
牢扣在大英帝国头上。大烟囱成
了大英帝国的象征，也成了人类
进入工业时代的“图腾”，被各国
争相崇拜。有诗为证：

“一枝枝烟囱都开着朵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这句现在读来有点别扭的

诗，正是1920年时郭沫若的大作。
滚滚浓烟把伦敦带入了一个新

时代，也让气候潮湿阴冷的伦敦开
始笼罩在雾中。英国人的财富之路，
正可谓腾云驾雾一般发展着。

雾都时代开始了。
“我热爱伦敦胜过热爱英国

的乡村，而我最爱的则是伦敦的
雾。”热衷于描绘自然光色的印象
派大师莫奈这样说。在莫奈的《伦
敦印象》组画中，伦敦的雾在阳光
中变幻着无穷的色彩，以至于终
于在浓雾中看出些色彩的伦敦人
把这个法国画家称为“伦敦雾的
创造者”。

英国才子王尔德的诗为证：
“黄色大雾蔓延开来，
爬过桥梁，直抵屋墙，
似化作幻影，又化作圣保罗

教堂，
一触即发，如同悬挂城市上

空的泡沫。”
不过，这一场景，穿越到二战

中，也许更像是毒气战中的恐怖
场景。

■美丽的毒

越是颜色鲜艳的动物，就越
有可能是有毒的，雾气也不例外。

莫奈也许从没想过，他的画
作中闪耀着各种颜色的雾气，被
伯明翰大学的气象学家注意到，
成为研究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空气
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据分析，那
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
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
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核所致，
如此条件下形成的雾比自然形成
的雾更持久。

1952年12月5日，伦敦的大雾
天气在无风的情况下持续了4天。
当时主要以燃煤取暖的伦敦市区
内还有许多火力发电站，煤炭燃
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
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挥散不去，
一时间白昼如夜。

当时正在伦敦举行的牛博览会
上，350头参展牛首先对毒雾产生反
应，35头牛严重中毒，一头牛被当场
毒死。牛犹如此，人何以堪？在大雾
期间以及雾散后的两个月间，12000
余人因毒雾患病死去。

这当然不是伦敦雾第一次行
凶。早在1837年2月第一次有记载
的毒雾事件中，就有至少200名伦
敦人死亡。1952年之后，伦敦也多
次发生毒雾事故。

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工业
革命迷雾中，伦敦如许多现代城市
一样，已经深陷城市病中，迷失了方
向。伦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国王迈
达斯，从神那里得到恩赐，将所有他

能触及的东西变作黄金，结果连食
物和水，包括他的女儿也变作黄金，
被自己的贪婪活活饿死。

■走出迷雾

在希腊神话里，迈达斯是在酒
神指示下跳入河中洗去噩梦的。

但洗净一座城市远没有这么
简单。

对于伦敦人来说，1952年的
灾难让伦敦人决心走出迷雾。一
贯相信契约法制的英国人，首先
开始制订一系列环保法案。1956
年，英国政府颁布《清洁空气法
案》，城区内开始设立无烟区，发
电厂和重工业等污染大户迁往郊
区。1968年又一次颁布法案，要求
工业企业建造更高的烟囱，以利
于污染物的疏散。

1974年的《控制公害法》囊括了
从空气到土地和水域的保护条款，
更是添加了控制噪音的条款。相继
颁布的法令更加繁多和详尽，这些
法案成为伦敦迎来新生的保证。

1965年以后的伦敦，有毒烟雾
已经绝迹。正如电影《钢的琴》中被
炸掉的烟囱一样，在英国曾记载了
一段辉煌的大烟囱渐渐从城市里消
失，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取代了重
工业在英国的地位。

但是好景不长，以上法案和
措施主要是针对燃煤的控制，20
世纪80年代以来，爆炸性增长的
汽车喷出的尾气取代燃煤，成为
主要的大气污染源。

英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以
来，除对汽车本身和燃料等做出
种种规定和管制外，一直致力于
控制市区内的汽车数量，在2003
年更是用收取交通堵塞费的手段
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到2008年2
月，伦敦针对大排量汽车的进城
费已升至25英镑/天，折合人民币

350元/天。这大笔收入都花在了
公共交通上面。

伦敦人也开始认识到，要想
走出迷雾，需要做的远不是改变
燃料结构这么简单。

■自行车引导人民

通往干净城市的路再长，也
不该是条堵满汽车的路。

就在中国的公路陷入越宽越
堵的困境时，英国人已经开始建
设自行车高速公路了。

在伦敦市长约翰逊推广下，
2010年7月，一条8 . 5英里的自行
车高速公路，从伦敦南部一直通
向市中心。作为伦敦计划中12条
自行车高速公路中的第一批试验
线路，这条道路上目前每天约有
5000辆自行车通过。伦敦市交通
委员会的目标非常远大，他们希
望到2013年伦敦自行车出行量增
加到2 . 7万辆，2025年的自行车骑
行量要比2000年增加4倍。

这位推广自行车的约翰逊市
长本人也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早前他还因为骑车救助一位遭歹
徒袭击的女导演而获赠“自行车
骑士”的雅号。

轰轰烈烈的自行车运动只是刚
刚开始，而且主要解决伦敦市区内
的短途交通。在伦敦生活了一年多
的姚娟看来，伦敦现在骑自行车的
人还不算是主流，伦敦市的交通依
然是汽车的天下，但绿地的面积远
远大于公路的面积。英国是世界上
最早颁布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国家。
在伦敦城市外围的大型环形绿化
带，根据远期绿化带规划面积可达
5791平方公里，与城市面积之比可
达3.67∶1。

公交车、自行车、绿化带，把
伦敦从光怪陆离的迷雾中拖出
来，走上了返璞归真的城市之路。

本应隐在幕后，守住我们生
活底线的各类标准，最近却屡屡
跑上前台抢镜，顺带全民普及很
多生物和化学知识，诸如速冻水
饺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牛奶里
的生乳菌以及不锈钢锅里的锰、
铬、镍配比。

世上本没有标准，直到意识
到生活需要标准来帮助我们条理
井然。到如今，大到空气、水源，小
到财产保险甚至肉丸，无一不是
按照标准来生产运行。

工业化之前，人们往往去身
边的手工作坊采购商品。由于销
售范围极其有限，商品生产者和
顾客大多是熟识的朋友，凭借诚
信、友情以及师徒、行会间森严的
秩序，出现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商
品往往是小概率事件。

进入大工业时代后，从福特T
型车到亨氏番茄酱，都是在流水
线上环环相扣地完成的，商品远

销各地，用户和厂家互不照面，产
品质量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来把
控，于是标准应运而生。

不过，现代化标准也是在激
烈冲撞中诞生的。1906年，时任美
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吃早餐
时，读到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

《屠场》中描写的场景：“工人得了
肺结核，往地上吐痰，其他人就拖
着猪肉在地上走来走去，装肉的
铲车里有死老鼠都懒得捡出来，
混合着猪肉制成德汉姆牌香肠。”

据记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当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
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
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
外”。当年6月，美国通过了食品安
全法，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局
(FDA)，负责食品、化妆品和保健
品生产、检验标准的制订，从而开
启了现代标准化的先河。

在当前吸引全社会关注的食

品安全领域，中国已有了自己的
FDA，并且有了《农产品质量法》和
《食品安全法》这两部重要的标准
制订依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中国逐步颁布各类卫生标准和行
业标准，但这些标准被繁琐地分为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
业标准4大类；涉及卫生部、农业
部、国家质检总局、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等十多个部委。

30年间，中国的食品标准仅
有过3次大范围颁布和修订，现行
标准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了1/4，
个别标准甚至超过20年未修订。

日前被媒体曝光的乳品国家
标准制订中，70多名制订标准的
技术委员会成员，除了来自科研
机构、检测机构、高等院校、政府
部门，还有9名来自三元、蒙牛、伊
利、光明等行业龙头企业。在具体
标准内容的确定环节，初稿是由
掌握第一手生产情况的伊利、蒙

牛和光明提出的。
除了产品标准制订中的利益

博弈，产业标准的产生也不是完
全为消费者考虑，像3G通信标准
中的TD技术，就在很大程度上承
担了代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对抗
国外企业抢占市场的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研究员陈君石指出，有些要求苛
刻的标准只是出于本土保护的需
要，比如欧盟制订严格的食品安
全标准，重要原因是欧盟的进口
产品多，需要以此减少进口产品
倾销、垄断的风险。

在陈君石看来，标准不是万
能的，也不是越高越安全，即便我
们制订出全世界要求最为严苛的
食品标准，其直接的后果是大大
提高企业的生产和检验成本，反
而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进步。

“评价标准的关键在于是否

适用，就是能否保障安全，而且标
准的核心问题在于执行。比如近
年来严重扰乱食品安全的三聚氰
胺、瘦肉精、地沟油，其症结在于
生产经营者违法违规，将本不能
添加进食品的物质加入到食品
中，与食品标准本身无关。”

出于行业利益也好、国家战
略也罢，现代社会中的标准，已然
不再是超越功利、关怀众生的普
适律令，而是无可逆转地摇身变
为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产物。

如果将烹饪看做一种权利，
当我们把包水饺、蒸馒头、灌血肠
等大部分权利让渡给食品生产企
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担相应
的食品安全风险，并把避免风险
的重任寄托到标准身上。

当奶奶炖的红烧肉、妈妈擀
的面条渐渐退进记忆深处，无论
眼前的食品标准让你的感情多么
复杂，你只能选择微笑面对。

标准没错，谁的错？
本报记者 崔滨

雾雾雾都都都伦伦伦敦敦敦
摘摘摘帽帽帽记记记
本报记者 苏超

上图是11月15

日的雾中伦敦。此时

的雾，充满了梦幻般

的美丽。

而50年前伦敦

的雾霭，充满了污染

物，它被称为工业时

代的产物。

工业革命时代，

伦敦炫耀大烟囱，但

最后推倒了这个“图

腾”；汽车时代，伦敦

人充分享受汽车带

来的便利后，决定向

汽车征收高额“进城

费”；现在，伦敦要给

自行车建高速公路。

一切选择皆有

因果，罩在伦敦上空

的雾只是一个象征，

它促使伦敦人反思

工业革命，反思文明

的另一面，因为他们

曾经经历过那个“大

雾也能毒死人”的惨

痛时刻。

深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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